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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者说】

“水上人”视角的新江南史

何以“水乡”

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时有个著名的观察，他认为，传统江南社会可以分为“
城里人”“街上人”“乡下人”。所谓“城里人”是居住在府县城中的官僚、士绅
；“街上人”是市镇居民，从事工商业之类；“乡下人”则是在广大乡村中实际从
事农业生计的人。费老观察，这三个人群之间有着明显的社会分层，比如“乡下人
”不敢高攀“城里人”联姻。由此所引申出的是，城市（行政中心）、市镇（工商
业集散地）、乡村（农业生产消费）构成了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的市场结构，以及与
此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秩序。

这个观察出自费老的演讲《小城镇大问题》。同样是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有另一个
观察：“这次我在太湖边上的庙港渔村里散步，我问了几个年龄不同的居民识不识
字，他们都对我摇摇头。年纪大的都是有经验的渔民，年轻的孩子们正跟着父兄们
学打鱼……这些都是多年甚至世代在太湖上捕捞的渔民。捕捞是搜集自然产物的生
产方式，由来已久，说是原始经济也未始不可。这种生产方式需要有这一地区自然
地理的丰富知识。”

这里就引出另一个问题，这些渔民，即“水上人”，是否也在费老所观察的“城里
人”“街上人”“乡下人”的社会秩序之内？初想过去，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
水上人”当然也是“乡下人”。但如果仔细琢磨“水上人”的诸多特色，对明清以
来江南社会结构的解释，似乎就需要有所更新。

“水上人”掌握有关水的自然地理知识，这些知识不仅用于打鱼，当然也用于航运
交通。“江南水乡”，水路是最主要的交通方式。不论“城里人”“街上人”“乡
下人”都离不开船，家家户户都有船。“水上人”不仅有船，而且生活在船上。因
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来往于各个码头之间。他们具有丰富的水上交通知识，也
熟知水网所达之处的人情、风物。这令“水上人”天然具有从事商业的“基因”。
另一方面，唐代以来江南的农业开发，也是不断围垦水面，建设圩田，令“泽国”
变为良田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水上人”与“乡下人”的生计与生活世界，有着
竞争与调适。随着农业开发的过程，“水上人”可能变为“乡下人”，进而变为“
街上人”“城里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的新著《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正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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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水上人”这一独特视角，对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提出了新解释，因而名之为
“新江南史”。

点石斋画报《网船会》，由陆红强进行上色处理。资料图片

而在19世纪下半叶，当洞庭商人的后代与远道而来的欧洲商人相遇时，他们都拥有
着对于市场、码头、水上交通、商业合伙制度的敏锐感知。这就不难理解此后洞庭
商人（以东山席家为代表）成为上海租界买办的重要力量，进而在金融业大展拳脚
，成为推动近代商贸金融集聚于上海的一股力量。

刘猛将：政治精英还是水乡子弟？

那么，本书题目中的“猛将还乡”和这个“水上人”社会又是什么关系呢？所谓猛
将或刘猛将，是江南传统社会中常见的民间信仰。猛将庙在乡村中随处可见，与此
相伴的是几种不同的刘猛将故事。这些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故事中，刘
猛将生前是名将，死后保佑当地的农业，是驱除蝗灾的神灵。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
陪伴宋高宗南渡的重要武将刘锜之弟刘锐；还有一种说法则是元末将领刘成忠；又
有说法认为是宋代官员刘宰。

而在另一些故事中，刘猛将则是当地贫苦出身子弟，因家庭变故溺水而死，成为保
佑水上船只的神灵。太湖流域有称作“宝卷”的民间歌谣唱本，其中就有专门唱刘
猛将故事的。这些故事将刘猛将的身世安置在“单瓦直隶松江府，上海县北落云墩
（或骆驼墩）。”这显然是依据明代的行政区划所作的描述。故事中的刘猛将都是
小孩，生有灵异，受到后母虐待而死，死后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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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敏锐地注意到，陪伴宋高宗南渡，保佑农业的刘猛将形象可能出现较晚，更
符合政治精英的正统观念。由后视之，雍正二年刘猛将进入官方祀典，成为朝廷认
可的合法神灵，正是凭借其驱蝗神的形象。那个少年溺水而亡，为来往船只抵御风
浪，因此，散布在太湖的渔村、港口市镇中广泛信仰的刘猛将，显然更接地气一些
。甚至“宝卷”中所唱的“骆驼墩”，也实有其地。赵世瑜将其定位在今天上海青
浦区的重固镇。

苏州东山朱巷席氏支祠赵世瑜摄/光明图片

近代历史中，上海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结构是对传统王朝体制及其社会控制方式的根
本性突破。本来在明清时代，上海是以偏处海隅的边疆城市形象存在于王朝体制中
的。近代开埠过程中，上海并非王朝的核心利益，如同闲子，却因缘际会，成为东
亚第一大都会。“统治者无奈时总想丢芝麻保西瓜，岂知芝麻生长出的东西，竟比
抱住的西瓜还大，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的天数。”（王家范：《从苏州到上海：区
域整体研究的视界》）

“水上人”本也是游离于传统王朝的核心秩序之外的。就“大一统”王朝所追求的
社会稳定而言，他们漂泊于江湖，踪迹不定，挑战着王朝的“编户齐民”秩序。而
就明清王朝的经济形态与财政模式而言，“水上人”的渔商之利又何足道哉？这种
边缘人的身份，恰恰令他们在“编户齐民”的秩序之外，生长出一股社会活力。

原本的“边缘人”后代，在原本作为“边缘地带”的上海，大放异彩。其中有一条
隐含线索，那就是原本以码头（埠）为生计依托的人群，在当时最重要的外埠（上
海）找到了施展本领的空间。进而言之，江南水乡，本就是由水路、码头联系起来
的、网状的开放世界。这样的历史底蕴经由东山商人，成为海派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猛将还乡》的故事从太湖中小小的东山岛缘起，其历史的出口则在于中国社会
本身蕴含的走向开放世界的内在动力。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11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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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http://www.tcpdf.org

